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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蒙古族小说是族源意识与地域文化充分融合的艺术结

晶，它延续着蒙古族的文化基因，依托祖国北疆游牧民族移动性

生产生活方式，在蒙古族聚居区内蒙古的创作最为兴盛发达。内

蒙古自治区成立以后，当代蒙古族小说在良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

政策推动下崭露头角，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敖德

斯的《遥远的戈壁》等作品，给新中国的文坛吹进清新的草原气

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文化意识觉醒之后渐渐发展壮大，涌

现出了阿云嘎的《大漠歌》、佳俊的《驼铃》等名噪一时的佳作，蒙

古族小说成为富有鲜明民族地域特色的成熟小说类型。进入新

世纪，在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实施“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

扶持工程”以来，一批有影响力的重大题材作品相继出现，长篇小

说《满巴扎仓》在《人民文学》中文版和英文版头条位置向全国乃

至世界推广，蒙古族小说成为文化全球化时代彰显民族特色、传

播民族声音的重要艺术载体。

草原游牧文化彰显文学特色品质

蒙古族小说的不断发展繁荣，与作家鲜明的民族地域书写分

不开，像玛拉沁夫、阿云嘎、满都麦、哈斯乌拉、郭雪波等作家，都

有长时期内蒙古草原的生活记忆，一种生活方式以及连带的文化

理念已经化成血液，流淌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里，也深深植根在他

们的艺术创作之中。阿云嘎曾说，民族和地方特色是他作品的

“灵魂”，是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内在东西，而不是随意加进去的“外

包装”。几乎所有典型民族作家都对北疆那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有

着深深的眷恋，郭雪波的东北科尔沁沙地，阿云嘎的西北高原戈

壁，哈斯乌拉的乌珠穆沁草原，勾勒出祖国北疆广袤土地上蒙古

族的辉煌历史和日常生活画卷。

作家创作的环境地理自觉，来源于这种特殊环境给人的生存

发展带来的影响，草原沙地总体地理气候特点是“地势较高、距海

较远，干旱缺水，寒暑变化剧烈”，高寒、贫瘠等地理环境对人的生

存发展提出严峻考验，并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结构，形成

富有地域特点的风俗习惯、文化理念和道德认知。草原游牧民

族逐水草而居的移动性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生态观念以及

诚信守诺等传统美德，几乎都与北疆生态环境和植被条件脆弱

有关，也成为蒙古族作家永不枯竭的文学创作资源。

郭雪波的《狼孩》是当代蒙古族生态小说代表作，演绎了人与

狼在东北科尔沁沙地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中错位生存的浪漫传

奇，一个吃奶的孩子被狼叼走后在狼群中成长为狼孩，狼崽也在

人的喂养下渐渐长大，物种的天性决定了他们必须回归到自己

的同类中去，但是超越人兽界限的相互给予、同生共死的成长经

历让他们无法彻底离开，人类生离死别的悲剧发生在人与兽之

间，它传递了蒙古族文化信奉万物有灵、生命价值平等的生态伦

理观念。像这样讲述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小说不胜枚举，如《银

狐》《黑马奔向狼山》《野马滩》等，除了与蒙古族原始宗教有关，

基本都暗含生态隐喻意义，暗示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大自然的

一部分，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在移动与分享中维持生态系统的联

盟，否则人类最终毁掉的是自己。越是自然环境恶劣，越是生存

条件艰苦，越能彰显蒙古族的生态智慧和传统美德，蒙古族小说

正是借助地缘文化特征完成了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外部生存条件与内在精神世界的全方位刻画。

现代化进程引发传统审美形态的变化

当代蒙古族作家在现代化诉求中获得民族自觉，又在现代化进程加剧引发的民族文化传

承危机中体验到挫折。这使得当代蒙古族小说的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在

对现代性的卷入、反思、批判中逐渐形成和不断深化。传统游牧生活与现代工商业文化的碰

撞与冲突，成为新时期以来蒙古族小说的结构性主题，游牧社会魅力与困扰交织的现实状态

决定小说叙事忧伤婉转的基调，成为传统游牧美学形态发生时代性变迁的根本原因。

当代社会，游牧作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日渐式微，世界上的游牧民正在逐渐减少成

为濒危少数族群，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1%，并且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挤压正在

逐渐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蒙古族作家作为本民族文化代言人，对这种前现代自然生活的逐

渐消逝保持着文化反思，把游牧作为一种抵御现代工业文化的符号进行了诗意想象和浪漫演

绎。草原、戈壁、沙漠中那些传统牧民、跟不上时代的“落伍者”以及“没有商品意识”的驼倌，

仍然我行我素地过着“高贵而野蛮”的传统生活，被机器和工业远远地抛在后面，这些主人公

为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悲剧内涵。《大漠歌》中的吉格吉德从小就想成为一名出色的驼倌，牵着

骆驼在沙漠中运送货物，然而他的驼倌职业在卡车运输时代变成了周围小伙子们的笑话。巴

达玛日格的温柔体贴给他孤独的沙漠之旅带来心灵慰藉，但是很快他发现卡车运输司机能给

她带来更好的生活，他只好默默离开心爱的人独自行走在沙漠里。这篇小说是对牧民文化现

状的整体写照，拒绝适应现代工业文化会导致自身衰落，失去发展契机，但是跟进意味着迷失

自我甚至是一种文化形态的消亡，站在现代化门口的忧伤回望是当代牧民们的真实境遇。

民族现代化进程推动了蒙古族小说美学形态发生着变迁，在传统清新刚健之风、昂扬向上

的情感基调中注入了忧伤深沉的悲剧内涵，引导当代蒙古族小说由一般性故事讲述走向人的心

理和精神层面的深描。主人公往往是那些集勇气、力量于一身的英雄，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

的牧人，或是经验丰富的沙漠驼倌，但在一个机械化取代脚力、游牧向定居过渡的时代，他们都

没有了用武之地，孤独坚守着简单纯朴的自然生活。他们创伤性情感体验和悲剧性生存境遇，

引发多样性文化如何共存以及人类该如何选择的思考，毕竟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悖论性

现实：机械使人类的能力退化，但它却成为发展的方向，游牧之地是诗意栖居的理想，如今我们只

能对它唱着忧伤的挽歌。这类小说具有一种切入现实的深度，在反思现代性的道路上走得很远。

文化融合与民族现代化想象

游牧之地并非外人禁入的桃花源，它也是在与汉族以及周边其他少数民族频繁交流过程

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地理边界和文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族文化有一种凝聚多元的独特

性。面对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和席卷全球的现代工业文明，蒙古族小说也做出了积极的正面回

应，作品中出现了跨地域行走、跨民族交往和跨国境体验等多种形式的外来者形象，他们作为

一种异族文化符号，参与了蒙古族民族交往的文学想象。汉族知青、援疆建设者、法国来的探

险家、日本的烹调专家、来自俄罗斯的避难者等等，无论何种身份，他们都在与蒙古族的交往

过程中，以一个异族者的身份在多民族关系和多维文化视野中讲述蒙古族文化精粹，这正是

蒙古族小说跨族叙事的文化价值指向。

蒙古族小说最擅长以“拟血缘”的方式模拟同胞手足之情或父母子女之爱来建构蒙汉民

族跨族成长故事，以隐喻中华多民族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和文化亲缘关系。《驼铃》中汉族小

姑娘张心慧从小失去母亲，被送到草原上抚养，扎木苏和敖登高娃夫妇给了她亲生父母般的

疼爱，当看到养父母为了帮她获得一个返城名额，把给儿子娶媳妇用的钱都拿出来给她用时，

张心慧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青春回馈和反哺草原母亲。这类小说中，蒙古族往往被想象成养

育者和“母亲”，而汉人是成长者和反哺角色，最终他们建立了比亲人还深厚的感情，实现了蒙

汉融合的想象。同样，族际通婚进入文学表现领域也被赋予象征性，被认为是非常浪漫的文

化融合方式。这些创作是对中华多民族间“分而不裂、融而未合”的文化亲缘关系的一种情感

化、性别化重构，承载着“差异探索”与“文化融合”的双重创作诉求。

外国人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是改革开放以后蒙古族社会不断加强对外交流的结果。蒙

古族小说对跨国境的外国人想象，与对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有所不同，在族群文化认同基

础上又强调了国家认同，并糅合了历史与现实交往中的经济侵略、文化殖民、全球现代化等问

题的思考，从而使这类小说的文化内涵更加深邃复杂。《燃烧的水》中法国人赛西亚放弃了大

额遗产继承，辞了工作跑到落后偏僻的蒙古草原，他要勘探石油的想法遭到了上至王爷下到

牧民的一致反对。他描绘了一个动力和机械驱动的乌托邦，然而蒙古族人认为开采地下是违

背苍天的旨意，东西方文化冲突已经一目了然。他不甘心，在原住民那里找到了一个帮手郎

和，两人制造了震惊朝野的沙漠劫宝惨案。阴险的郎和藏了一个蓄水的羊肚子在关键时刻救

了自己，而赛西亚却被渴死在沙漠里。郎和由此能够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国外学习石油勘探开

发技术，多年后石油被开发出来却给草原带来爆炸性灾难。这个结果暗示了民族现代化自发

和被动的多种复杂因素，以及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和反思。

当代蒙古族小说创作突出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魅力，是打开民族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

通道，也是使民族文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以游牧文化提升文学特色品质，以文化大视

野和现代开放姿态展开文学想象，是当代蒙古族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未来的蒙古小说，需

要排除狭隘的文化等级意识和中心与边缘的成见，对全球化与民族关系保持辩证性和超越性

认识，在一种互动思维模式中借助全球化手段推动民族文学与文化繁荣发展。

作为民族情感和民族历史的精神刻度，经典

文艺作品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和

“魂”。古往今来，有的作品之所以在时代的变迁

中而不朽，成为传颂千古的经典，有的作品却经

不住时间的检验而速朽。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的：“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

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

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

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

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

品。”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以崇尚之情和敬畏之

心礼敬经典，都必须积极有效地传承经典、弘扬经

典，发扬光大经典当中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

的气，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一

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

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生动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

鲜明的烙印和特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创新

能力、思想锋芒与力量源泉，深深地蕴藏在这个国

家、这个民族的经典文艺之中。大凡经典文艺，都

是经过历史沉淀、实践检验、社会淘洗、大众认同，

并具有一定根本性、权威性与主导性，在长期的社

会实践中产生过和继续产生着广泛积极影响的精

品力作。经典文艺是民族文艺在长期的实践与创

造中所淬炼而成的精品，具有深深的文艺民族之

“根”和浓浓的时代之“韵”。也正因如此，经典文

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具有从严格选择和反复淘沥中所形成的精良

品质和优秀品格。

历史和现实深刻表明，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

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文艺精品和

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雨果

的作品就是圣经，雨果就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

征。在俄罗斯，普希金被人们尊为“俄罗斯的精神

象征”“俄罗斯的诗坛太阳”“俄罗斯的胜利基石”

等等。可以说，对普希金，俄罗斯人从不吝惜自己

的赞誉。这些文学巨匠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天空

中永恒的星，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在努力追求

和歌唱真善美这个文艺的永恒价值。也正因此，

他们的作品才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

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

同样，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

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

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

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

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我们之所以要不断传承

和弘扬经典，就是因为经典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

脊梁和灵魂的重要载体，是中国人民丰赡充实的

精神家园。阅读经典，我们不仅能够重温走过的

路，不忘我们从哪里来，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深刻

的启迪，懂得我们要到哪里去。特别是在大变革

的社会和大发展的时代中，经典文艺所具有的丰

富蕴涵和独特品格，更是为我们前进指明了方向。

传承和弘扬经典，本质上就是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的智慧和思想，就是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和

民族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传承和

弘扬经典文艺作品，不仅在于对经典文艺的融会

和传承，而且更在于对经典文艺的弘扬和发展。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这漫

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创造并积累了浩如烟海的

优秀文艺典籍和精神文化。面对这样一座丰硕的

精神文艺宝库，我们不仅有充分的理由和底气为

之自豪，而且更应当以高度的自觉和蓬勃的创造

力不断地从中开掘思想的光耀与精神的宝藏。

当然，我们关注经典文艺作品，除了这个根本

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现实原因，那就是

时代对我们所提出的挑战。一段时期以来，戏说

和篡改经典文艺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所谓

的“时尚”。有的对经典文艺作品的思想和内容随

心所欲地调侃、肢解、亵渎、戏说；有的以“创新”为

名，对经典文艺作品当中的英雄人物、人民群众和

历史真实进行矮化、篡改、污蔑、颠覆。这些错误

做法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警

惕和重视。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惟洋

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

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

“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

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同时，这些现象，

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创作主体创新精神的衰减与

创造能力的枯竭。

二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即使是经典文艺作品，

也仍然存在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向

来都是鼓励和倡导以多种形式、体裁和艺术手法

对经典作品进行改编的，因为这是对作品的弘扬、

丰富和再造。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莫过于对作品进行科学的阐释。只有深深扎根在

深刻的历史变化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当中，对经典

文艺作品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才能让经典作

品的思想内涵、美学意蕴得到挖掘和弘扬。事实

上，很多经典文艺作品问世之后，正是在持续不断

的阐释中逐步体现出深刻的思想价值和时代精

神。特别是要看到，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

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

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

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

阔空间。

文艺的创新贵在独辟蹊径、不拘一格，但一味

标新立异、追求怪诞，不可能成为上品，而很可能

流于下品。对于经典的阐释，决不是简单的重复、

复制、模仿，更不是借经典之名另搞一套。我们

说，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常读常新，

就是因为经典著作蕴藉深厚，凝聚着深刻的思想

和哲理，能够穿透时间、穿透现象，不断给人以新

体验和新启示。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提倡对

经典作品进行改编。但是，不论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对经典作品的改编都必须忠于原著的

基本思想内容、基本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基本

事件、场景和情节，绝不能进行随心所欲的肢解、

篡改、扭曲，不能使其主题思想变质。换言之，文

艺的创新，特别是对于经典作品的阐释，必须始

终恪守思想原则、美学规律和道德标准，以时代

之精神激活经典作品蕴涵的思想内容。要把提

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

求，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

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

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

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

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

应当看到，的确有一些经典文艺作品只是在

小范围内被少数人接受，也确实有一些经典文艺

作品由于年代久远，所反映的生活与思想与当今

时代有些隔膜，客观上造成了阅读和理解的困

难。改变这种情况，让经典真正走向大众，就必须

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以积极有效的创新使作品散

发出活泼泼的现实生活气息，就必须激活埋藏于

作品深处的思想源泉、力量源泉、快乐源泉，鼓舞

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更好

地服务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实践证明，即使

是一些被人们广为传颂的经典文艺作品，一旦经

过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也会在品位上和价值上更

高一招、更胜一筹，闪耀出新的光彩。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

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对于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来说，文艺的生命力一旦削弱，这个

民族、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撑就会断裂，血脉就会枯

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文艺创作，特别是经典作

品的特殊功能和巨大作用，以经典彰显信仰之美、

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正能量。

《我不是尹丽川》激发了我对一个少

女的想象与一段友情的渴望。这位少女，

让我们姑且叫她尹绯绯。尹绯绯今年24

岁，在容城档案局工作，日常消遣无非就

是玩玩开心消消豆。关于她的外貌，庞

羽的描写着实有趣，“天鹅能生出丑小

鸭。说的不错。我黑皮小眼，8岁成了

胖墩，10岁戴上眼镜。她给我买白裙子

红裙子。裙子在我腰间勒出了印子，我

扶着眼镜看黑板时，总能听见衣服窸窸

窣窣的撕裂声。我一直在等待。等我

瘦了，要把这些裙子撕成条、撕成丝，变

成她脖子上的红白丝带。”能够这般勇

敢自嘲，想来，就算此时不瘦，也迟早会

瘦；拥有天鹅的基因，就算此时不美，也

迟早变美。

渴望长大，渴望成熟的美，这才是真

正的少女，这才是真正的青春。每每想

到那些热衷洒狗血的青春片里，主人公

如军训拉歌一般高呼青春，动辄抛出我

的青春我怕谁的口号，便觉荒唐。阿甘

本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谈到：

“如今要探讨经验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

我们再也无法得到它。”青春正是这样一

种自相矛盾的经验，你无法同时经历又

拥有。我们中大多数人在青春期都被各

种成长的烦恼包围。有些来自外形：箍

牙、肥胖、青春痘、平胸、近视、干瘦；有些

发自内里：莫名的自卑、严格的家教、学

习的压力以及沉湎于幻想，等等。这些

烦恼交织缠绕，阻碍着我们，禁锢着我

们，也保卫着我们。即使是那些轰轰烈

烈地“爱过”的少男少女，也并非怀着挥

霍青春，将其燃烧殆尽的不环保理念。

小说里的尹绯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

所有的好奇、向往与追赶，都是针对母亲

林中燕，是青春期少女对成熟女性魅力

的幻想，哪怕那使她头晕目眩的光辉，不

过来自黄昏时分摇摇欲坠的夕阳。

林中燕，在她“黑皮小眼”的女儿眼

里，这个妇女是一只天鹅，她的“脖子紧

俏，身体颀长，睫毛长而卷，眼睛深而

亮”。她最爱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收

拾起家务是那么稳稳当当，优雅得仿佛没

有一丝活的性情。她所嫁非人。那个传

说中年轻时白衣飘飘如赵云的男子，只知

酗酒，胡言乱语，胆小怕死，吹牛挑刺，耽

溺于似乎不曾拥有的荣光，猥琐得有如

“案板上剩下的一钱猪肝”。他不关心妻

子，不关心女儿，对他而言，无论妻子女

儿，都只是以利用价值为衡量的“物”。当

这种把女人视作被动客体的惯性思维遭

遇挑战，当这挑战来自于他一直漠视的妻

子，破天荒的讨好谄媚，转眼便换做变本

加厉的暴风骤雨。

尽管林中燕发起了对丈夫的挑战，我

们潜意识中期待的那种“玉碎”的戏剧性

并未在此渲染开来。因为小说的核心，并

不是落在女性对男权社会传统的挑战。

林中燕反抗的对象不是丈夫，不是男权。

这个优雅的女子不是女权斗士，日复一

日，她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碾肉末。碾肉

末，炒肉末，挑肉末，生肉末，熟肉末。小

说中最令人激赏的细节便暗藏于此，“肉

末”是一个名词，在这里，它又不仅仅是一

个名词。它幻化成为一个形容词，甚至是

动词。它修饰了林中燕的习性，它道尽了

林中燕的人生，含蓄、简朴、吞忍与其背

后深藏的执念。

小说的后半部分，“肉末”突然变成了

“肉丝”。伴随着肉末变成肉丝的，是林中

燕的迅速衰老和尹绯绯的蜕变。“见过寅

芽后，林中燕全身都松弛下来。她的睫毛

短了一截，眼睛边生出了藤蔓，颀长的身

子变得摇摇欲坠。”“林中燕再也不能穿高

跟鞋了……她眼角的藤蔓，已经长到嘴边

了。那个脖子紧俏，身体颀长，睫毛长而

卷，眼睛深而亮的林中燕，变得小了、枯

了。”与林中燕的衰老相对，尹绯绯则出落

成了一个闪光的少女。“倏忽间，我身上的

裙子变松了，修身了，不再发出窸窸窣窣

的撕裂声……裙子有碎花的，有宽松的，

我穿起来，林中燕说像年轻时的她。”尹绯

绯在长大，她的身体渐渐苏醒。那些林中

燕不曾也无法解答的追问，得到了时间的

回应。

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决定性事件，是

林中燕带着尹绯绯去上海寻找外婆寅芽

少女时代的印记。尹绯绯是如何看待林

中燕对外婆寅芽的追问和好奇的呢？

“……我觉得奇怪。一个素未谋面、已经

死去的老亲戚，居然也小过、闹腾过，在她

的人生里炸出数朵金花。”“……我感到一

丝战栗。”对母亲的热切追问与对祖辈的

淡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了

这一代年轻人更为复杂的历史观。寅芽

的模样是怎样的呢？“照片上的寅芽，眼睛

透亮，嘴唇饱满，黑亮的头发散在耳朵两

边，如云鬟雾鬓。”寅芽的命运又是怎样的

呢？“他说寅芽年轻时可漂亮了，她走在上

海街上，几个外国人跑过来，偏要领养她，

带到国外去。那时正值乱世，可寅芽的妈

妈舍不得。乱世里几场战役一打，寅芽的

父亲没了。说是失踪，也说是战死……寅

芽在上海待了童年、少女时代，被她妈妈、

我的曾外祖母喊回老家，说是去结婚。”外

婆寅芽被她妈妈喊回老家结婚，林中燕被

寅芽嫁给了罗勇，如今女儿尹绯绯也遭遇

了同样的困境，祖孙三代的齿轮相互咬合

在同一条命运的链条之上，与那不断通关

又重新开始的开心消消豆一道，几乎形成

了循环往复无法破除的轮回。

只不过这一次，林中燕站了出来。她

内心那些清浅的涟漪，终于聚涌、激荡出

了巨大的能量。我们终于看清了林中燕

反抗、挑战的对象——命运。在那一瞬

间，为了女儿，因为女儿，她终于发出了自

己的声音。对丈夫的挑战，对命运的反

抗，使她终于夺回了自己的身体，建构了

属于自我的主体身份。也正是这个瞬间

的光亮——即便林中燕是否真正觉醒犹

未可知——唤起了尹绯绯的觉醒。这是

一种雅典娜式的觉醒，激情迸发的、强烈

的、对权力意识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

庞羽由个体命运介入大历史语境的尝试，

更显得可贵，我们读出了她的实力和野

心。那些咿呀呢喃的青春恋曲，逆流成灾

的哀思愁绪，并不在她关心的范畴。

至于结尾，这位少女，她的爸爸叫不

叫罗勇，她的外婆去没去过上海，她有没

有姐姐，她究竟是不是尹绯绯？庞羽为我

们设置的阅读障碍，在这一片百花不落地

儿的叙事中，似乎已没有那么难以逾越。

至于庞羽，这位少女，她坐拥金光闪

闪的兵器库富甲一方，每一件宝贝都隐匿

着咖啡豆的香气。她将文本驾驭得虎虎

生风，炫目夺魂，她择哪一件武器，施哪一

派武功，亦不在我们关心的范畴。

无论是一闪而过的青春，还是华美无

上的黄昏，她让我们看到光。

多么美好，值得庆幸，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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